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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改革路径研究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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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

大学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追求特色发展还是趋同化融合，这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

通过回顾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历史沿革，就组织架构、教育教学、科研应用、法律地位等方面对比分析了德国应

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模式，基于职业教育数字化、学术化、国际化、市场化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探析

了当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痛点所在及改革路径，并针对应用型高校的进化转型与发展思路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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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a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boundaries betwee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UAS) and
universities (UNI) have begun to blur. Pursuing typical featured development or convergence along
with UNI a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By re⁃
view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chool-running model of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legal
status.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academicization, interna⁃
tion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nalysis, the current dilemma and reform of German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a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volutio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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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HRK）2022年最新

发布的德国高校名录，德国现有高校423所，其中综

合性大学（Universität）120所，应用科学大学（Fach⁃
hochschule）205所。[1]相较于综合性大学强调系统

全面的专业设置、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发展定位，占

德国高校近一半比例的应用科学大学更加注重学

校与企业、行业协会、公共机构的紧密联系，从而发

挥“产教融合”的多方协同效应。然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后疫情时代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对应用型人

才的综合能力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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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科学大学面临发展困境，亟需做出相应调整。

1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历程

1.1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起源和演变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巴登符腾堡和柏林为

代表的联邦州以及德国国家学术评议会（Wissen⁃
schaftsrat）开始讨论一体化大学（Gesamthochschule）
的建设方案，开展Y字形培养模式，前半段共同完

成基础阶段学习，后半段分流可以选择职业应用型

或学术研究型发展路线[2]。直到 1971年，第一所一

体化大学才在黑森州正式成立，然而一体化大学仅

仅存活了数十年，截至 2003年，所有的一体化大学

改制为应用科学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一体化大学

最终失败的原因有三：1）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

学教师的合作难以进行，后者自认地位高于前者，

没有兴趣合作建立一体化大学；2）具体办学模式尚

不成熟，授予学历以及开设专业并未融合统一；3）
联邦高等院校法（HRG）未能为一体化大学提供制

度保障。与一体化大学几乎同时建立的应用科学

大学迅速壮大，在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发展势头甚

至赶超综合性大学。2021年，应用科学大学新生入

学人数已超过了综合性大学。[3]然而，随着全球化

进程的加速，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之间

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一方面，综合性大学开始提

供更多职业导向和实践性的课程；另一方面，应用

科学大学也开始开展更多的研究活动。两者的功

能和角色交叉重叠，给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带来了

困难，使其独特性逐渐减弱，导致与综合性大学的

发展竞争和资源抢夺。

1.2 国内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认知

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德语直译为

“高等专科学校”。学术界对其中文叫法为“应用技

术大学”居多，也作“应用科技大学”。直至 2016年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对 Fachhochschule的中

文译名修正为“应用科学大学”才为其正名。[4]该译

法进一步阐明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定位，即专注

于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艺术设计、医学护理等领域

的教学科研的应用与实践。长期以来，国内对德国

应用科学大学的认识并不充分，加之没有对应高校

类型，社会普遍认为其属于高等职业院校，而非本

科层次范畴，国内许多学生和家长不愿选择应用科

学大学作为德国留学的目标院校。这种误解导致

我国高职高专院校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建立合作

关系的意向强烈，但由于中德双方学位层次不匹

配，很多合作办学形式局限于“中方毕业证书+德方

职业资格”。随着教育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国人

逐渐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有了准确而清晰的认识。

应用科学大学更强调应用与实践为导向：第一，应

用科学大学教师必须具备职业资格与企业实践经

历，教授除了拥有博士学位外还应在企业拥有多年

工作经验；第二，职业实践或培训经历作为学生入

学的必备条件之一；第三，将实习实践作为培养方

案的一部分，例如实训学期；第四，生源群体更加多

元，旨在减轻就业歧视、社会不公平现象；第五，专

业设置与地方经济息息相关，服务于地区经济产业

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属性。[5]

2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

的区别

2.1 法律地位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权重在法

律层面没有高低之分，二者均属具有自主管理权的

独立法人。在学校制度条例、考试管理办法、专业

院系建设、教授聘任等方面，所有高校需要接受州

政府的监管。德国国家学术评议会于 1981年针对

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关系提出口号：“类

型不同，但地位相同”。过去40年，德国高等教育体

制一直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应用科学大学与综

合性大学根据功能进行区分；二是不同类型院校间

的平等关系。政府并不希望按照办学成果或者绩

效排名来区分学校。[6]然而，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

性大学的组织架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德国高校

民主化进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应用科学大

学的前身即技工学校（Ingenieurschule）以及专科院

校，尤其是经管、手工以及社会工作专科学校，由于

学历层次不受国外高校认可，其学生与教职工极力

要求划归为高等教育机构。之后，其法 律地位得到

提升，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梯队。对综合性大学来

说，新的组织形式带来更多限制，尤其是在教职分

配的自由度方面。此前，高等院校各种事项制度决

策权主要掌握在教授手中，延续了洪堡现代大学理

念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而民主化进程使得决

策权由教授个人转移到了全体学生以及教职工手

中。[7]

2.2 人才培养

20世纪 70年代，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教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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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8学时，而综合性大学仅仅是

8学时。德国国家学术评议会提议将应用科学大学

的教师任务量降到每周16学时，但并未得到文教部

的推动落实。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学主要聚焦于“应

用与实践”，毕业生应具备应用所学知识与理论的

能力；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应具备独立思考、拥有基

础理论与科研的能力。[8]尽管已被纳入德国高等教

育体系，但是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总体薪资水平低

于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此外，博洛尼亚进程之前，

应用科学大学授予的学位后会有“FH”标识，德国

公务员系统的高级职位不允许应用科学大学毕业

生担任。1991年后，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毕业之后

可不需要获得综合性大学学位，直接申请攻读博士

学位。如今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的授予的

本科与硕士学位不存在任何差异，但是大多数应用

科学大学仍无博士学位授予权。由于应用科学大

学与综合性大学颁发相同的本科与硕士学位，学制

与专业设置趋同化，两者功能性差异逐渐减少，导

致不同类型高校间的竞争愈发激烈，面临转型

压力。

2.3 科研应用

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科研与教学的重要性几

乎相等。而对于应用科学大学而言，科研的重要等

级低于教学。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目标主要

是服务教学需要，解决经济界和工业圈的具体问

题，进行应用型研究，不允许资源过多向科研倾斜

而忽视教学，所以研究领域与科研经费受到一定限

制。基础性研究、理论性研究仍由综合性大学开

展。德国各联邦州政府对于应用科学大学开展科

研工作的态度大致相同——“允许，但不提倡”，原

因主要有二：第一，经费有限。如果投入过多资源

进行科研，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而教学是应用科

学大学之根基；第二，资源有限。应用科学大学科

研团队和研究能力相对落后，科研资源大多流向综

合性大学。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应用科学大学的重

心在于教学与成果转化，而综合性大学则更侧重教

学与科研的均衡发展。

3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现阶段的发

展存在以下问题：

3.1 教育数字化程度较低

根据欧盟2022年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报告，

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仅位列欧盟 27国的第

13位，说明近十年来的数字化发展计划执行效果仍

不理想。对此，新一届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以数

字发展与创新推进国家现代化，教育数字化成为重

中之重。在对约400所德国大学20 000多个专业的

数字化教学调查结果显示，仅 3.5%的项目提供在

线课程，德国高校数字化教学建设任重道远。[9]在
德国，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的开发与使用主要是面

向不具备就读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或继续教育人

群。高校在很大程度上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在

学生学费很低的情况下，高校几乎没有进入数字教

育市场的动机，因为此举只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花销。

3.2 缺乏科研与学术支持

德国国家学术评议会自 20世纪 80年代起已多

次建议重视应用科学大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的重要

作用，应用科学大学也得到了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

府的专项研发资助。然而，其科研成果依然有限，

主要原因是其传统优势很难在科研中得到充分发

挥。应用科学大学的核心职能始终是实践性教学，

科研与教学结合得再好，也无法超越综合性大学的

高度。因此应用科学大学往往缺乏高水平科研成

果和顶尖科学家的支持，这也限制了应用科学大学

的拔高发展。此外，由于德国高等教育免费且质量

高，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申请者。但是应用科学大

学的教师数量和资金投入却没有相应增加。

3.3 国际化办学进程缓慢

尽管德国政府在教育国际化战略层面推陈出

新，但因受制于联邦制而乏善可陈。由于各个国家

的政策环境与人文背景不同，“双元制”职业教育走

出去的道路并不通畅，仅包括瑞士、奥地利在内的

相邻德语国家习得了精髓，做到了本土化落地。此

外，相较于德语授课专业，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缺乏

英语授课的教学资源、教学体系以及优秀的国际教

师和学生资源，这也使得应用科学大学的知名度和

竞争力较低。

3.4 高校市场化推广遇阻

长久以来，德国高校的财政收入依赖政府拨

款，这不仅对国家财政造成负担，也使得高校逐渐

丧失了市场竞争性，进而造成德国高校参与国际排

名的积极性不高。尽管综合性大学相比应用科学

大学总体排名较高，但是拥有47位诺贝尔奖得主的

哥廷根大学在QS全球排名仅位列 204名。这从一

杨 晨，等：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改革路径研究与启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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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高等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市场

化改革。此外，由于技术迭代和全球化等因素，很

多职业领域出现了新的需求和挑战。应用科学大

学需要不断调整课程内容和教育目标，以培养具有

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4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改革路径

综上所述，尽管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办学特色突

出，与综合性大学相比，科研与应用实践依然是两

者的核心差别所在。二者的边界绝非不可消弭，

“数字化、学术化、国际化、市场化”逐渐成为应用科

学大学未来改革的目标。

4.1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数字化转型

面对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浪潮，不论是德国

联邦政府、国际与社会机构，还是高校层面，都推出

了顺应数字时代变革的政策与倡议。2014年，由德

国联邦教育部资助、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和德国高

等教育中心（CHE）联合发起的德国数字时代高等

教育论坛（Hochschulforum Digitalisierung）倡议活

动，致力于高校教学数字化工作，通过一系列计划

为高校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并培养高等教育专业人

员的数字化关键能力。之后，为实现政治、社会、经

济和教育数字化转型，德国联邦政府制订了2014至
2017年的国家数字议程，教育领域的改革涉及从中

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政府将数字化视为

知识转移和科学创新的重要途径，同时希望公民具

备数字素养，以便充分参与教育和社会活动。2016
年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发布了“数字化战略

2025”，明确将数字经济所需知识作为教学内容，满

足各行各业更新迭代的数字化需求。[10]新冠疫情

进一步助推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德国应用科学大

学应以此为契机，实现对综合性大学的弯道超车。

目前，已有很多应用科学大学的优秀做法值得借

鉴，譬如霍夫应用科学大学对教学数字化资源的整

体优化，使其在德国本土权威院校评估机构 Study
Check的“数字化能力建设”排名中位列全国前十。

4.2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学术化道路

目前205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没有标准化的科

研指导方针或文件，它们在研发能力方面存在很大

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各个应用科学大学的区域

环境造成的，因为学校关注其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

发展需求。同时，德国属于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政

策制度有所不同。因此，德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科

研重点会结合所在州的情况，发展强势优势特色。

德国承担科研工作的主力并非高校，而是科研所。

德国有约 1 000家公共资金出资的研究机构，这其

中包括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亥姆霍兹联合

会等世界顶级的研究机构。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

优势更多体现成果转化阶段，以及为社会带来的实

际经济效益，并且高度依赖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兴

趣。以多特蒙德应用科学大学为例，各类科研项目

由研发协调办公室和知识产权转移办公室带头推

进。前者的作用是为教授、教师和研究人员开发研

究项目提供建议，并协助寻找资金。后者则在高校

与企业之间起着中介桥梁作用，例如协调对接科研

成果转化和专利转让。近年来，应用科学大学侧重

于应用研究和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转化等成果，其带

来的社会成效逐渐媲美综合性大学的基础研究。

高校对科研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两种类型高

校的边界逐渐模糊化，很多应用研究难以脱离基础

研究而独立完成。因而，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性大

学不乏合作，科研资源的分配逐步平均化，而应用

科学大学博士培养权的开放就是重要表现。德国

联邦教育部和各州政府尝试授予更多应用科学大

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证明应用科学大学的科研

实力。

4.3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国际化发展

德国“双元制”模式享誉全球，为了推动“双元

制”走出国门，政府推出德国教育科学国际化两大

战略举措：一是打造德国成为非英语国家最大留学

生接纳国；二是优化“双元制”使其成为德国教育海

外服务品牌。为此，政府先后于2013年成立德国职

业教育与培训国际合作办公室（GOVET）以及职业

教育国际推广平台（iMOVE），2017年设立职业教育

国家留学计划“职教生走遍世界”，2018年出台职业

教育 4.0国际化战略。随着不断增长的技术技能型

专业人才需求，2019年德国政府实行应用科学大学

国际化项目（HAW. International），推进应用科学大

学的教学、管理、科研等层面的国际化。因此，德国

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将制定国际化战略、培

养国际化人才、加大国际学生招生力度、提升国际

排名与知名度等纳入中长期发展目标，国际化已然

成为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新趋势。此外，德国

应用科学大学近年来开始积极参与跨境办学，赴海

外举办高等教育项目和机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实践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色定位，对于很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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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而言极具吸引力。当前，德国高校在海外

的 100多个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中，大部分是由应

用科学大学举办的。例如，2020年，德国比勒费尔

德应用科学大学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

这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也是德

国公办高校在国外的首个独立办学项目。

4.4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市场化运作

应用科学大学在规模和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市场化运营能力的缺陷问题逐渐显现。在这一方

面，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Gesellschaft）
的做法值得借鉴。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公立应用

研发组织，协会紧密结合产业行业，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弗劳恩霍夫协会在高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产

学研用”的平台。对于没有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来

说，高校对产业行业问题进行科技攻关，并将研究

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协会协调高校企业资源这

一市场化运作模式助力协会飞速发展。此外，QS
的排名评判标准侧重于学术研究的统计数据与荣

誉，因而英美综合性强的高校因专注学术研究和商

业化运作而名列前茅。相反，德国高校更多地把精

力和资源放在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德国应用科学

大学想要在国际排名上实现“0”的突破，仍需在办

学体制多元化、营运体制市场化方面下大功夫，根

据国际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提供教育服务。

5 结 语

2015年至 2022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从 233所
缩减至 205所，综合性大学由原先的 110所增至 120
所。不同类型高校数量的起伏波动揭示了当前德

国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调整转型期。德国的双轨

高等教育体系改善了人们盲目追求学术教育的非

理性需求，保障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然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类大学趋同化发展

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学术”与“应用”

并行的双轨体系的削弱，意味着应用科学大学逐渐

“学术化”，而综合性大学逐渐“职业化”，对以“平均

主义”见长的德国高等教育造成冲击。随着时代发

展与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深化改革，50年前畅想并

昙花一现的德国一体化大学或将再度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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